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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在丈夫生日那天，葛秀兰到天津滨海监狱送去九朵圣洁的百合花。为能把花送入狱门让丈夫心情好些，葛秀兰在狱门前托花站了一上午，终于感动狱警把花拿进狱门。天津工程师黄礼乔再次身陷冤狱至今六年多了，妻子葛秀兰表示将继续为夫申冤。


黄礼乔一九八八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天津市无缝钢管公司工作，是单位的技术工程师。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疾病全消，是单位公认的好人。因不希望有学历人才流失，厂里与他签订了无期限合同。黄礼乔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之后屡遭迫害，多次在天津市双口劳教所等处遭受“电棍电、大木板毒打、抻床、吊铐、长期不让睡觉”等种种酷刑折磨，曾两次被迫害成危险的尿毒症。


在被非法劳教期间，他被工作单位天津钢管集团公司非法解除劳动合同，黄礼乔于二零一零年四月对天津钢管公司提出诉讼，天津东丽法院于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一日受理此案。法官同情但表示自己说了不算，该案久拖未决。期间，黄礼乔还曾找到市政府、人大、天津市公安局等多个信访部门申诉冤情，并找到第三次受迫害的责任单位天津市红桥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大胡同派出所等部门递送申诉书，要求归还自己被非法抢走的财物，并控告相关办案警察的违法犯罪行为，还曾给天津市政法委下属的610办公室打电话，要求纠正对自己的非法劳教等违法行为。


黄礼乔遭到天津警方报复，在天津610办公室人员幕后指使下，警察背地里监视、跟踪黄礼乔，二零一二年四月七日，黄礼乔在张贴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跟踪人员绑架，非法关押在天津市河北区看守所。同年五月，黄礼乔开始绝食抗议对他的迫害，遭到野蛮灌食，致命危，坐在轮椅上被非法庭审。九月二十六日，天津市河北区法院对黄礼乔非法判刑七年，非法关押于天津西青监狱，后转到天津滨海监狱。


在河北看守所期间，黄礼乔受到一种绞肉的酷刑，当时黄礼乔的双手戴着手铐，看守所人员把黄礼乔右手的手铐铐紧后，一只手抓住手铐，另一只手抓住黄礼乔的右手，左右转动，导致黄礼乔右手腕受伤，戴在黄礼乔右手的手铐深深的陷入黄礼乔右手腕的皮肉中，随后几天，黄礼乔右手腕的伤口感染化脓，直到现在还有深深的伤疤。


黄礼乔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日被迫害生命垂危，在医院下达病危通知书不符合看守所关押条例的情况下，河北法院于九月二十八日依然强行把黄礼乔转入西青监狱传染病毒最密集的肺结核监区。而西青监狱在十月十日收到用担架抬入狱门的黄礼乔，在他生命如此垂危的情况下，对他实行灭绝性的酷刑。西青监狱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包夹他一个人，他们把黄礼乔用绳子绑在床上，双手和双脚被绑在床的四个角上，人根本就没有反抗能力，然后他们暴打黄礼乔的双腿和胃口，这个过程持续有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然后他们松开绳子，把黄礼乔的双手背后，吊在窗户上，当时黄礼乔已经失去知觉。当黄礼乔醒来后已经躺在了地上，然后他们对黄礼乔又进行暴打，打的黄礼乔吐了很多血。


入狱以来，黄礼乔继续申诉，多次向狱方递交申诉状，均被狱方扣压。黄礼乔的妻子葛秀兰申诉多年，奔走于司法局、监狱、监狱管理局之间，饱受所谓执法人员的刁难、恐吓，并被非法拘禁二十五天，将近五年的时间不准她与丈夫相见。为此葛秀兰向监狱管理局发出了信函，要求申请不让家属会见规定的信息公开，司法部门无从抵赖，最终黄礼乔在陷冤狱五年后，二零一七年一月十一日下午夫妻终得一见。


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一日下午，黄礼乔的家属陪同律师来到滨海监狱会见黄礼乔，将为黄礼乔代写的申诉状（申诉自己无罪）交与他审阅、签字，律师问及黄礼乔有没有受到酷刑之类的话，立刻遭到旁边的五个狱警（狱政科刘辉、李津和八监区的三名狱警）阻止，都不让黄礼乔回答。


三月二十二日上午九点，律师和黄礼乔的家属拿着有黄礼乔签字的诉讼状到天津第一中级法院诉讼大厅申诉立案。五月十九日，黄礼乔的家属到天津第一中级法院询问黄礼乔申诉的立案情况，被告知此申诉已经于五月二日立案。五月二十二日，黄礼乔的代理律师卢亭阁与负责法官联系后得知，一中院正在对此案是否启动再审进行审查。负责立案的法官是侯金砖。


天津高级法院于八月二十八日日在审监厅立案，负责立案的法官赵英。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在天津高院第三法庭，法官、黄礼乔妻子与律师就此案约谈。


约谈结束后，黄礼乔妻子就法官提出的问题向天津高级法院、审判委员会及法官邮寄了丈夫这些年的经历所写的陈述意见书，希望法官你能冲破偏见，善念善行，拥有美好未来。


此申诉立案近三个月，于十一月二十二日被驳回，黄礼乔至今仍然身陷冤狱。


黄礼乔妻子葛秀兰在给法官陈述意见书中说：


“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四日，下午在天津高级人民法院第三法庭就黄礼乔身陷冤狱申请再审之事，和法官见面了。当法官问我除了申诉书上这些之外，还有什么可补充的新证据时，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后法官转与律师交谈后，面谈结束。


“回家后，就思索着电影片段里的庭辨证据：刀、枪、棍、棒、毒品、枪支，他们就把作案工具当证据来辩论。回忆黄礼乔所作所为也没证据证明他犯罪，而稀里糊涂就被人送进冤狱受尽酷刑，我看了下裁决书上写的所谓证据，是在家中拿走的我学习用的大法经书，和网上的一些期刊。这些东西还是我的，那时黄礼乔没时间看这些，只是看电子书和在电脑上阅读文章。


“黄礼乔受尽了冤屈。判定一个人是否有罪，就看他在世上的所作所为是否破坏了人伦，伤害了他人。事情的历经过程中，每个人咋做的，不就是最好的判案证据吗？


“所有遭遇的这些只是为了救人，挽救和保留灵魂深处生命本源上不可泯灭的那份真。一个生命失去真之后，就会谎言、欺骗、奸诈、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害一方，使社会各行业造假泛滥，遍布到生活中的衣、食、住、行。


“二零零八年，我和黄礼乔被构陷并分别被非法关押在天津板桥女子劳教所和天津双口劳教所。天津市劳教委的处长李克栋和双口劳教所三大队队长吴明星，在对黄礼乔非法施加种种酷刑后，无法迫使达到让黄礼乔顺从他们的说法，昧着良心撒谎。二人两次专程到板桥女子劳教所，妄图迷惑我，让我帮助他们打击黄礼乔。


“当时我对他们说了这样一段话：道德比法律更重要，法律是建立在道德之上，但以道德为基础。任何没有道德的法律，是邪法。法有法的威严，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自己都不遵守自己所执行的法律，此法名存实亡。它只是当权者手中打人的棍子，杀人的工具，圈钱的套路。


“第二次他们来板桥劳教所对我施压时，李克栋问我：葛秀兰，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我回答：不是暗无天日的阴曹地府，阳光还能照进来，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早晚会暴露在阳光之下，生活在天地之间的人得受天地法的约束，包括世上的极权者。


“当这二人无理可讲时，马上变脸：这是强制单位，你进门不喊报告就是错！二人急匆匆离开谈话室，密令板桥劳教所下黑手，把我独自调出，在我的饮水中，投入破坏神经的毒药，导致我差点死亡。最无法让人理解的是，让吸毒犯和卖淫者指导我的一言一行和一举一动。这是什么逻辑？


“二零零九年底，我走出劳教所。二零一一年春，听到消息说被他们指使利用的板桥女子劳教所三大队大队长张春艳暴病身亡，留下一个可怜的七岁女儿无人照料。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走了，我当时为什么没再多善劝她几句呢？


“还有一次，在与劳教所中队长谈话时，偶然中提到这里的劳教人员是失去生活来源的人，她们的日常花销靠的是亲朋的捐赠，劳教所里的小卖部不交房租不纳税，商品却高出市场许多倍这一不合法现象后，劳教所因而对我进行报复，那一次差一点惨死在它们手中。


“如果不是亲身经历这些，依照正常人的做人底线，根本无法相信这种人渣败类会在世上如此猖獗，这还是能用语言说出来的，其中无法用语言描述的摧残，是外人无法想象的，这些年我丈夫承受的非人折磨更让人无法接受。他是一个八八年大学毕业就投入天津无缝钢管公司筹建中的开朝元老，一名技术工程师，一直诚信守约，从未想跳槽，和公司签订的无期限合同，在二十年后的二零零八年，一个大型央企，在黄礼乔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却背信弃义，违约。用最不光彩的手段，诱骗一个脱离社会，在家养病的人，黄礼乔的弟弟签字单方面解除了黄的劳动合同，而幕后的黑手却是一个非法组织——“610”。这群流氓小人们，无孔不入的扰乱社会治安，破坏正常的生活学习秩序。在他们的操控下，有些人无法无天，无恶不作，无所不用其极，在黄礼乔身陷冤狱的五年多来，监狱对他酷刑折磨、非法剥夺申诉权、欺骗家人、刁难律师、阻止我们夫妻正当会见长达五年时间。


“我无法再叙述下去了，还是请法官亲自去调查了解，这也是查明案件真实情况的需要，让我们共同还原事实真相。”


黄礼乔妻子葛秀兰说，“比生命还重要的是人的真性，本源不可质变，成仁守义有怜悯之心，是因为心中有善才做到的，人守真有善，遇事就能有忍让的高尚品德。像我这样从小生活在农村，小学都没念完，身躯瘦弱的弱女子，如果不是动了我做人的根，我是不会在这生死的恐惧中，依然坚持走到今天的。 ”


葛秀兰表示，将为丈夫沉冤申诉到底，希望善良的人们伸出援手，给予正义的支持。








天津工程师黄礼乔再陷冤狱　妻子申冤六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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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德








▲黄礼乔妻子为身陷冤狱的丈夫于二零一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到天津高级法院递交申诉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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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8年7月中旬，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3.09亿。








